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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写下这篇记忆文字，是因为

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是由潘南在 1970

年左右在茶陵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拍的，

我在茶陵的诸多童年影像记忆也都是

潘南留下的。

潘南，1932年 5月生于香港，青少年

时期在香港求学，香港地下组织发现青

年潘南思想进步，渴求知识，活泼多才，

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1948年 5月，一

位姓刘的同志秘密介绍潘南加入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因他人工作泄

密，为保护潘南，党组织决定派潘南回

大陆，他被分配在中南军区情报部门工

作，1955 年转业到茶陵县文化馆，1981

年调中共茶陵县委党史办工作，1986 年

10 月 19 日凌晨因长期患病导致心力衰

竭，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 54岁。

潘南出生在香港，父亲潘晓初，苦

心钻营，谙熟商道。潘家除在香港开设

五处银铺、参茸行店铺外，还在广州开

设了六家国药房。十九路军李济深、蔡

廷锴将军还聘任潘晓初先生为顾问。

潘 南 的 童 年 是 在 这 个 富 有 和 荣

耀的家庭中度过的。他得到过父亲的

宠爱，也受到了父亲爱国爱乡思想的

熏陶。

潘南有港籍出生证，随时可以入港

定居，至于生活方面的现代化就更容易

办到，宠爱他的母亲当时健在，四个胞

妹都有可观的收入，他们都要热心资助

潘南，潘南却视荣华如草芥。

潘南这种不慕荣华、不贪富贵的品

质，是红色土地茶陵人民培养的。

潘南走遍了罗霄山下茶陵的山山

水水，为当年茶陵人民自带干粮上井冈

山的精神倾倒，为当今茶陵人民耿直、

好客、纯朴、善良的品德所陶醉。潘南那

时下乡，需要到乡亲家里吃派饭，乡亲

们总是把自己上好的酒、最好的菜让给

他吃。“三年困难时期”的一次下乡，乡

亲们自己吃蕨根，拿不出什么好菜款待

他，就把刚出芽的菜秧做给潘南吃，这

让潘南非常感动。

冷露无声湿桂花，历历往事让潘南

总觉得自己亏了乡亲，给人民以反哺才

是他最大的快慰。

潘南在茶陵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卓

有成效地搜集和编写了几百首革命歌

曲，“革命力量要强盛，就要扩大铁红

军，我们都是受苦人，大家踊跃去报名。

为了扩大铁红军，红军要招好后生，加

强红军战斗力，大家踊跃去参军。”这些

红歌至今还在乡亲中流传。其中《扩大

铁红军》《土豪劣绅怕红军》辑入了《中

国民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

潘南还搜集编录了茶陵民间八十几出

戏，以及大量的器乐曲、锣鼓谱，这些都

是蕴藏于茶陵民间，鲜为人知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潘南一专多能，除了能歌善舞外，

还擅诗词、书画、文章，尤以摄影见长。

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在茶陵县展出，还

在《湖南日报》《湖南画报》《潭州纪胜》

《文汇报》《人民日报》等书刊上发表，他

的《青年水电站》《厂江国际稻瘟病》两

组作品，分别被联合国小水电会议及国

际稻瘟病研究中心采用，为中国争得了

国际荣誉。

1979 年，县里筹备茶陵革命斗争历

史展，潘南一个人接受了 303 幅版面的

拍摄、洗印、放大任务，当时茶陵没其他

人能承担这份工作，潘南常常工作到深

夜，保量保质保时完成了任务，至今茶

陵县革命纪念馆还陈列了潘南的巨幅

作品。

在他的镜头下，茶陵这个美丽的地

方被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在潘南的作

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陵的山水之美，

雾气缭绕的山林、流水潺潺的溪流、青

山绿水的田园风光等等。这些景色都被

潘南用镜头捕捉下来，呈现出了茶陵的

独特魅力。

除了自然风景，潘南还记录了茶陵

的人文景观。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到茶陵人的生活场景：林业科技工作者

在山间科研、市集上的热闹景象、古老

的建筑和文化遗产等等，这些作品至今

仍然能让人们感受到茶陵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

通过潘南的作品，天南地北的人们

更加了解茶陵这个湘东的老区县，也让

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和自然的向往有了

更深刻的直观感受。他的镜头记录了生

活中的点滴美好，留下了革命老区茶陵

珍贵的时光记忆。

潘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还

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书画家和作家。

潘南的多才多艺让他在湖南文化

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贡献，他先后

被聘请为《湖南日报》《株洲日报》通讯

员，株洲市文联摄影家协会理事，株洲

市科协理事。潘南的诗文书画，展现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才华。

潘南，将作品写在茶陵大地上，他

用自己的作品和人品，证明了自己入世

的价值和来过的意义，能不忆潘南？

湘东是个好地方。若以罗霄山脉为屏，向西北依次平

推，气势恢宏，到了攸县地势渐缓，丘陵地貌为主，攸水从

东北部的山区泻出，一路汇合南下，九转十八湾，自东北向

西南冲出一条河套平原，连绵百里，贯穿攸县全境，汇合洣

水，折西北经衡山流入湘江。攸水中段从东北方向向西南

向有一个急转弯，长年急流冲击成一个深潭，此地叫易清

潭，由于河水冲刷，湾内沙洲年年长，湾外的堤岸逐年溃，

形成一个 S 形的河道，河道的下游便是一马平川，离此几

里地的河套西岸，有一个小镇，叫新市。

说是一个小镇，却包括了新市街及周围的新中村、光

明村、桐树下、易清潭、桐梓坪、龙家场、打鼓堆、山门、山田

等十几个村落，方圆二十来平方公里。人们习惯把新市称

为新市街上，二千来人口。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大多数年头风调雨顺，小街的两旁还有两条小溪环

抱，河边青青草，两岸垂杨柳，门前泊舟船，屋后溪水绕，一

派江南水乡风光……

■老街往事

新市街分上街、下街、洲上三大块，上街和洲上的人大

多数种田为生，下街的人均是开铺子和做手艺的。民国年

间，小镇大铺刘万盛的老板刘作霖先生行善牵头，街上人

家有钱的出个份子，没钱的出个劳力，把整个小街三百多

米长的街道全部铺上了麻石条，麻石条两边是简易下水

沟，下水沟上面又铺上大块红石岩石板，与石条取平。那时

没有水泥，麻石街已经是很时髦的了。平平整整，干干净

净，晴天没有灰，雨天没有泥，夏天的木拖板，冬天的木屐，

呱达呱，落地有声，格外清脆。下雨天临街的屋檐往下滴出

一串串屋檐水，常年不改，始终如一，于是两边的红砂岩石

板上滴出了一个一个小酒窝。街上商家一家紧挨一家，大

商号刘万盛算是小街的首富。刘万盛商号的老板刘作霖、

刘寄安两兄弟原籍是衡山人，年轻时来到新市做小生意，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加之精于商道，为人随和，小生意越做

越大，由柴米油盐扩大到南杂百货，在小街中心开有两间

大铺面，并有自己的南杂作坊和自己的商品流通渠道，还

发行了可临近湘东各县兑换的银票。虽是富商，他们为人

也还谦和善良，乐善好施，救济乡邻。

小街上卖小百货的，炸油粑粑的、炸麻花的、做麻糍

的、泡“猪耳朵（大花片）”的、开米粉铺的、打金银铜的、开

裁缝铺做衣服的、修锁配钥匙的、卖钱纸香烛的、剃头理发

的、挖耳朵扯汗毛的，还有许多零星挑担子做买卖的，五花

八门，应有尽有，一条小街，甚是热闹，十分方便。哪家菜下

了锅，临时打油买盐，保证误不了菜上桌；一条街上哪家来

了贵客，哪家有人过生日，哪家娶媳妇，哪家嫁女，哪家添

人丁，哪家老人生病去世，用不着开会通报，不出半个时

辰，满街都知道了。早有早市，夜有夜市，更有每旬两次的

赶场日，周围乡下的时令瓜果蔬菜、鸡鸭鱼鲜、特色小吃，

一摊摊、一排排都摆到了街上，还有看西洋镜的、耍龙舞狮

的、敲锣耍猴的、扯风箱补锅的、拉胡琴算命的、卖狗皮膏

药的，各占一个角落，搭一个小摊，开锣吆喝，热闹非凡，把

一条小街挤得水泄不通。这里的买卖十分公平，没有宰人

的，也没有卖假货的，讲价亦十分友好，几分几厘不多计

较，“要不要，想要就随你说个价，反正自家地里长的。”于

是就成交了。散场时，连卖带送，实在卖不出去，就找个熟

人家寄在那里，下次赶场再来拿，这是常事。

小街上好多人都念过几天书，认得几个字，更有一批

“文化人”吟诗作画、吹拉弹唱、题写楹联，样样来得。小街

各商铺的大招牌，写得刚劲有力，大有苏王之风，多出自街

上一个叫唐守成的老先生的手笔。还有住在我家隔壁的一

个名叫皮振兴的老鳏夫，很少有人叫他的大名，都叫他“皮

癞子”。

他读过不少古书，很会说书、讲故事，记忆特好，每

天吃完晚饭，随便往哪家一坐，隔壁邻居就会围过来听

他讲书，于是主家就会给每人泡上一碗茶，摆上几条凳

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薛仁贵

征东》……随讲哪一本，都是娓娓道来，绘声绘色，讲到

兴奋处，他还会把现场的人插到故事里去，调侃打个诨，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讲到关键时，他便“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撩得人心里痒痒的，小街上的人也平添

了许多乐趣。

■悠悠新江水

小街东边这条攸水，依偎着小街，缓缓流过。人们没有

称这条江为攸水的，多称之为“大江”，也有人称之为“新

江”。江水不深，水道中心也不过两米来深。江面也不宽，宽

处也只百十来米。江水清澈见底，长年不枯。水底的狮草二

尺来长，一团团，一簇簇，宛如有人梳理过的秀发，随着江

水摆动，纹丝不乱，狮草里，游动着无数鱼虾蚌蟹之类的小

生灵。江面上修有一座木便桥，粗树打桩为礅，几根杉树扎

成排为梁，两边也没有栏杆，走在桥上一摇一晃，冲里（山

里）人走过此桥还有几分胆怯，可垅里人无论徒手还是挑

担过桥，都信步自如，还可压着桥身摇晃的节奏，喊几声号

子，哼几句小曲，优哉游哉。

夏秋季节，江面上间或摇曳着几条运载货物的乌篷

船，合着摇橹节奏，吱吱呀呀，顺江而下。山区的竹木，被扎

成木排、竹筏，从上游的柏市、黄丰桥下水，穿过官田、酒埠

江、普安桥，到了新市，总得靠岸休整一两天。那竹筏、木排

一行行、一排排、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江边，成了细伢子戏

水、玩耍的跳水平台和潜水场所。傍晚，夕阳西下，天边红

云，倒映江面，江水像一面红色的镜子通红透明，托出几点

黑色影子，那是渔民们在布渔网下鱼钩，撒下明天的希望。

晚风徐徐吹来，岸柳轻轻飘丝，江水静静流淌。小江安静

了，小街安静了，小街人的心也安静了。

多少年，多少代，新市人凭靠这条江水，农作耕耘，维

系生计，繁衍生息，沟通外埠。这条江孕育了新市的灵气，

承载了新市人的命运，也滋生了新市人憨厚、质朴、善良、

勤劳的人格品性和地方文化。

■新市的文化

小街有着自己的文化，这里的人操一口攸县土话，外

地人恐怕没有几个能听懂，有腔无调，平声居多，很少有

上、去二声——这可能与当地人的善良和顺性格有关——

更有一种特殊发音，用上齿咬住下嘴唇，倒吸气发出一种

吱吱声，这表示否定的意思，你要问他“吃没吃”“去不去”

“是不是”“要不要”，只要他一声“吱”，就知道是“没有”“不

去”“不是”“不要”的意思。

小街上的人好热闹，农闲或者过年过节时，有那热心

之人，起声吆喝，合计着凑个份子，请个戏班，唱几天大戏。

说是大戏，其实也就民间小剧团，唱的是古装戏，有时是一

本本的，有时是一出出的，一本就是一个系列，按现在的话

来说就是连续剧，一出就是单独一场折子戏，相当于一场

电影。还未等到开场，戏台下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凳子，

都是一家派一个细伢子当代表，早早地吃完饭，先摆了几

条高脚板凳，算是占座，等到大人们吃饱喝足，慢慢悠悠地

呼唤着自己细伢子的名字，找到自己的板凳，便坐定等戏

开场。锣鼓一响，老人们就知道今晚唱什么戏，等喇叭一

吹，大筒一拉，那声音，那旋律，那韵味，直逼人们的嗓子

眼，叫你没有办法不跟着哼起来——这里大人们没有不会

哼几句戏的——等到正戏开唱，台下便清静了，台上的“疯

子”们将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台下的“傻子”们也跟

着剧情或喜或悲、或哭或笑，等到散戏，台下满地瓜子花生

壳外，还夹着些许看不到的眼泪鼻涕。散戏的时候，大人们

总要破费几个小钱，到零担上给伢妹子买上一碗凉水或是

一两只灯盏油货，然后再一家一户相继散去。

过年是新市的第一大事。俗话说“大人望插田，细伢望

过年”，乡下人过年很隆重，进入腊月，大人们就算着过年

的计划，杀哪头猪，宰哪几只鸡，腌多少鱼，做几锅豆腐，扯

多少布，做几身新衣服，买多少年货，做多少糍粑……柴米

油盐酱醋茶都得考虑周全，一样都少不得。年二十九家家

户户都得洒扫庭院，洗澡更衣，大年三十这天一大早就点

火生炉，贴春联、年画、门神，杀鸡祭祀，焚香点烛烧纸钱，

请祖宗“回家”过年。这餐的年夜饭是小街人家一年到头最

丰盛的一餐饭，鸡鸭鱼肉十大碗堆得满满一桌，摆在桌上

热气腾腾，讲究亦颇多：饭前摆碗筷，必须把已故先人的碗

筷摆在上席（靠神龛的位置）；家主人不上座，妇人和小孩

不能先上座；每道菜的第一筷子必须由主人挟到先人的碗

里；吃年饭时不得讲不吉利的话，说不得“挟不起”（谐音家

不起）、“捞不上”、“坐不稳”之类，同时讲不得“死”字或其

同音字；平时大人打骂小孩子怎么也不过分，年三十是打

骂不得的，小孩子也听话，不惹大人生气，尽量讨人喜欢，

不但不受打骂，还多少得两个压岁钱。吃完了年饭，伢妹子

可算是“解放了”，一个个拿出家里准备好的爆竹，五十响

一挂，绝对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而是拆成一个一个，放在

口袋里，点上一根用土纸卷成的“纸末”，把一个一个爆竹

插在地上，插在雪里，点燃引线，便躲到角落里两只手捂住

耳朵，听到砰的一声炸响，就算过个瘾。有些爆竹掉了引

线，也舍不得丢掉，就从中间折断，露出硝药，点燃“嘶嘶”

一声，放出的火花也别有味道。除夕夜是要“守岁”的，一家

人围着火盆，端上一点豆子、薯皮之类的小吃，大人们谈

事，讲祖先、讲年成、讲戏文、讲年饭，什么都可以，只是不

让睡觉，等到大人讲累了，打起哈欠时，小孩子早就躺在大

人的膝盖上睡着了。

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长大了，小街在我的心目

中，永远是那么记忆犹新，永远是那么亲切，永远是那么

甜美。

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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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潘南
吴宇欣

静静流淌的“新江”

新市老街上的标志性建筑新市老街上的标志性建筑————龙昇观龙昇观
新江河边新江河边，，散落的民居散落的民居

潘南（后排右一）等在高陇地区搜集红歌时与参与座谈人员合影


